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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 王凯 王斯琪

烟台印象

1949年3月5日下午，“华中轮”
抵达烟台港，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
瑜在码头迎接——— 贾若瑜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
欢迎仪式结束后，徐铸成他们被安
排到外国人留下来的别墅休息，徐
与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合住一
幢。

3月6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
子化和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专程
从青州赶来迎接，郭子化代表华东
局在合记贸易公司设宴款待“知北
游”一行。郭、匡以烟台特产张裕葡
萄酒待客，菜肴极为丰盛，宾主尽
欢而散。对于这次宴会的东道主，
徐铸成介绍说：“郭子化先生年近
半百，大家都尊称为‘郭老’，为人
和蔼，闻在淮海战役中，我方动员
野战军及民兵、民工近百万，后方
供应、组织，郭老曾负重要责任。”
几天后华东局南下，郭子化留在山
东，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成员和山
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后来郭
曾任卫生部副部长，1975年在京去
世。

宴会后，众人赴烟台市区游
览。当时恰逢国民党海军“重庆号”
起义后驶入烟台港，飞机频频来
袭，所以烟台市区空气紧张，许多
商铺都已关门，市面极为萧条。但
即使如此，徐铸成也看出胶东半岛
上这座城市曾经的繁华，他在回忆
录中如此写道：“烟台相当富庶，各
行业中，以孟家(即在北京开瑞蚨
祥绸缎业之孟家富商)财力最大，
不仅绸布业，钱庄、南货等均在经
营范围。”文人最喜欢的还是书店，
徐铸成还在一家书铺“淘”了一本
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非常高
兴，“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
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
晚上，参加烟台党政军民“欢迎来
烟民主人士大会”，会后观赏了一
场精彩的京剧晚会。徐铸成说：“演
平剧(即京剧)，有《四杰村》、《群英
会》等，演员年轻而极有功夫。盖烟
台一带，平剧素有根蒂，旧北京剧
界，一向视烟台为畏途也。”

7日下午，“知北游”一行移居
莱阳西部农村(即今天的莱西市)，
为安全起见，分别安排在当地农户
家居住。徐铸成与傅彬然同居一
室，傅嗜睡，一沾枕头即鼾声如雷，
声达户外，以至于糊着白纸的窗户

都被震得发出簌簌的声音。徐铸成
不胜其苦，“每至深晚，蒙被后始能
安睡四五小时。”早晨起床后，看见
农家院墙挂满了地瓜干，屋顶及晾
台上则晒满了玉米，房东告诉徐铸
成，他们一年到头均以此为主食，

难得吃顿面粉。和村里干部闲聊
时，他们从地窖里取出正宗的莱阳
梨招待，皮色虽然发黑，但去皮后
甜嫩无比，果然是名不虚传。

巧遇王耀武

9日，徐铸成他们由莱阳到潍
县(今潍坊市)；10日，乘胶济路火车
抵华东局驻地青州。

12日，在中共华东局常委兼社
会部部长、国军工作部部长舒同的
陪同下，徐铸成他们参观了“解放
军官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俘虏
团”。华东地区国民党被俘和投降
官员有万余，青州这个团是第14分
团，设在离城40里的萧庄，在这里
学习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
员，军人少将以上，文官厅长或省
市党部主委以上官员。

民主人士参访团抵达后，学员
们在大门口列队欢迎。徐铸成在这
里意外地遇见了原来的老相识、国
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对于两人
的这次巧遇，徐在文章中如此记
述：“这次我去‘军官团’时，身着一
件旧棉袍，他(指王耀武)大概俯首
未加注意。等到舒同依次介绍到我
时，他抬头注视，并对我微笑点头。
舒同在旁看得清楚，轻声问我：‘你
和王耀武认识？’‘是的，六年前在
桂林交往过。’‘那好，等一会参观
他们宿舍时，你找他个别谈谈，了
解他目前的思想状况。’”

关于和王耀武在桂林的交往，
徐铸成在《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

一书中记述甚详：“6年前，我在桂
林工作时，与王耀武曾见过两三
面。那时，他驻防湘西常德一带。他
在桂林建干路建有一幢相当阔气
的公馆，以便不时回桂度假。他和

《大公报》桂馆副经理王文彬熟识。
有一次，文彬告诉我：“王耀武想见
见你，后天特在其公馆宴请。”届
时，我与诚夫、李侠文、马廷栋、黎
秀石等赴约。室内外陈设和那天宴
会的丰盛，在那时的桂林都属罕
见。最有趣的是，主人曾不断问我
们：‘照外国规矩，此时应斟什么
酒？照国际惯例，此时是否应递上
手巾？’可以说，主人很谦虚，‘每事
问’。也可见他那时已有雄心，抗战
胜利后升任方面大员了(那时，他
已是蒋的王牌军之一，1945年奉派
接收山东，被任山东省主席兼绥靖
区司令，直至济南围城被俘。”

随后，徐铸成他们参观了学
员宿舍，一般是一屋一盘大炕，室
内温暖、清洁，被褥整齐，桌椅齐
全。王耀武自己单住一间，陈设比

一般房间要好一些，有衣橱及桌
椅。徐与王略事寒暄后，便问他生
活习惯否？有无不舒的感觉？王耀
武的回答很实在，也很有意思，他
说：“从我被俘到入团以来，他们
从没有对我们责骂或侮辱，只是
劝导我们好好学习。像我这样地
位的共产党员，要被国民党捉住
了，早没有命了。现在，人家如此
对待我们，我们心中只有愧感。你
问我生活是否吃得消？像我们这
类人，过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寸草不拈，现在要自己劳动，自己
铺床、洗衣，自己扫地，自己去打
饭，当然不习惯。但仔细想想，人
生的目的是什么？只为了剥削别
人的劳动，自己享福么？想到这
些，心地坦然，安心学习了。”

徐铸成把他与王耀武的这番
谈话告诉了舒同，舒同笑着说：“他
的思想倒开始通了。”闲谈中，舒同
还与徐铸成谈起王耀武在济南解
放时逃跑的经过，情节曲折、离奇，
如同一部传奇小说。后来徐铸成将
王耀武的这段经历写成《一个真实
的传奇故事》，收入其《旧闻杂忆续
编》一书。

途中遇险

13日晚间，徐氏一行乘火车西
进，行前，舒同、许世友等人为他们
饯行，柳亚子在其日记中记道：“诸
首长俱来陪饮，干杯屡屡。”翌日清
晨抵达济南，游大明湖、千佛山等
济南名胜，参观图书馆、博物馆、华
东大学等。晚饭后继续北上，至黄
河北岸桑梓店时铁路损坏，改乘汽
车北行。

柳亚子夫妇、叶圣陶夫妇、陈
叔通、马寅初、包达三等几位年长
体弱者乘坐小车，其他人均乘大
客车。途中司机迷路，柳亚子的车
前倒而遭颠覆，但有惊无险，柳先
生安然无恙，柳夫人郑佩宜女士
伤及手腕，但也无大碍，随队医生
略事包扎后继续前行。好睡的傅
彬然在车上又呼呼大睡，公路颠
簸难行，车子不时东摇西晃，徐铸
成和宋云彬唯恐傅彬然碰伤，屡
屡将其叫醒。傅醒后自我解嘲说：

“不是我要睡，是它不让我醒。”多
年以后，徐铸成对这一幕仍记忆
犹新：“ (傅彬然所说 )‘它’者盖指
困极之瞌睡虫也。今彬然墓木已
拱，云彬亦早做古人。当时车中神
态，尚宛然也。”

15日晚，“知北游”一行自德州
进入河北境内，结束了十余天的山
东之旅。

徐铸成笔下的山东解放区

■补正

父亲毕复生

并非“被捕叛变”

尊敬的编辑：
见到贵报2013年1月3

日刊登之有关抗日期间
“济南铁血锄奸团”事迹一
文，心中非常沉重。但有些
事实真情是有差误的，特
述如下：

当年我父亲毕复生并
非“被捕入狱叛变”，而是
他主动前往自首的。

由于大多数同志相继
被捕入狱后，受到日特机
关严刑拷打，有的折磨致
死。得知实情的父亲非常
难过，他知道因为他这个

“首犯”未捕而使在狱中的
同志们牵连着受苦受刑。
为了停止对同志们的刑
讯，父亲毅然主动投案自
首，绝非“被捕叛变”。他自
首前安排我随母亲王玲云
先离开济南到乡下逃难。

当时“铁团”多数同志
已被捕，组织机构早已破
坏，成员名册早为日特所
获。这些事实是在他主动
自首之前就已发生，并非
他入狱后所为。他更没有
出卖一个同志。我在家中
常见的他的亲密战友李景
禹、康友等三人始终未被
捕。我父亲毕复生的自首
实为在对被捕的同志们营
救无门的情况下的无奈之
举。

总之，为使在狱中同
志们少受酷刑，毕复生主
动前往投案自首和其被捕
叛变是截然不同的性质和
事实。我是共产党员，已年
届八旬，为了对历史和当
年抗日英烈的子孙们负
责，切盼能对上述史实认
真对待。当年发生这件事
时我虽然只有八九岁，但
因为是亲自经历的重大事
件，所以至今都记忆犹新。

替所有锄奸团的后代
们感谢齐鲁晚报。

毕衍鑫 2013年1月5日

▲ “知北游”一行抵达烟台后合影。

1949年春天，当时正在

香港的著名报人、《文汇

报》主笔徐铸成与柳亚子、

陈叔通、叶圣陶、宋云彬等

几十位爱国民主人士一

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

护送下，乘“华中轮”北上

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筹

备会议。叶圣陶形象地将

他们这次行程称为“知北

游”——— 知识分子北上之

意也。轮船在山东烟台港

靠岸后，徐铸成一行参观

了山东解放区的城镇和农

村。对此，他在日记和回忆

录中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带有生

命体温的鲜活记忆。

▲ 《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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